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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黃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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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主流媒體不斷強化中國夢，黎民百姓也對夢多
所關注。中國的夢不僅古已有之，而且歷史悠久。
「黃粱夢是國內唯一的夢文化載體」。三月中旬，霏
霏雨絲，車行至邯鄲北環，離黃粱夢不遠，決定前去
看看。在這裡，黃粱夢有虛實兩面：實的是一個鄉
鎮，虛的是一個夢境。黃粱夢呂仙祠就是根據這個夢
境建立的。成語「黃粱美夢」，毛澤東詩句「一枕黃
粱再現」，均本於此。
小橋頭，古道旁，「雙龍戲珠」的琉璃照壁面對的
「邯鄲古觀」，也叫呂仙祠。如同國內所有文物古
跡，都曾遭受「文革」浩劫一樣，這座起於北宋初年
的古建築，也是近年恢復的。呂仙祠沿中軸線坐北朝
南，自前而後，依次是丹門、八角亭、午朝門、鍾離
殿、呂祖殿、盧生殿。呂仙祠山門朝西，進了山門，
一個不大的院落，迎面是八仙閣，供奉的就是既過了
海、也慶過壽的八仙。南側照壁上嵌有「蓬萊仙境」
四個一米見方的擘窠草書，雄奇絕倫，遒勁飛動。據
考證，此四字是明代崇禎年間的遺物，書者何人，已
不可考，有附會者稱，此為呂洞賓之仙筆。北側是為
丹房，兩側各有數塊殘破的石碑。有兩塊值得一說，
一為明代嘉靖年間「敕賜風雷隆一仙宮記」碑。一為
有民國將軍馮玉祥題字、現代畫家關山月繪圖的畫
碑。畫面為漢鍾離、呂洞賓交談，一童子趴在地上煮
米飯（黃粱）。似為元代劇作家馬致遠《邯鄲記》的
劇情片段。
早春天氣，柳芽初萌。過荷花池、八角亭，進入

「神仙洞府」。越過鍾離殿、呂祖殿，到達盧生祠，
才算真正進入夢鄉。整座「邯鄲古觀」係根據唐人沈
既濟的傳奇《枕中記》所建。盧生祠旁就有一通「枕
中記」碑。傳奇的梗概是，唐開元七年，得仙了道的
呂洞賓，雲遊天下，在邯鄲客店遇到功名不舉、意志

消沉的盧生。趁着客店主人蒸煮米飯（黃粱）的空
當，呂翁、盧生開始長談。良久，呂翁見盧生神思困
倦，便遞給他一個青瓷枕頭。盧生倚枕而臥，便入夢
鄉。在夢中，盧生娶美妻，舉進士，興水利，建邊
功，很快擢為陝州牧、京兆尹，繼而成為朝廷重臣。
後因官場傾軋，被判入獄、遠貶邊陲。平反後，封燕
國公。盧生年高八十，壽終正寢。臨死時，盧生一驚
而醒，定神一看，依然寄身客店，主人蒸的米飯（黃
粱）尚且未熟！盧生問：「這不是做夢吧？」呂翁對
他說：「人生際遇也與做夢一般。」盧生幡然省悟，
謝呂翁道：「通過此夢，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
之理，死生之情，都明白了。這是先生在遏止我的慾
念啊！我哪能不接受您的教誨呢！」
在古代文學史上，許多創作以此為藍本，比如元代
馬致遠的雜劇《黃粱夢》，明代湯顯祖《臨川四夢》
中的《邯鄲記》，清代蒲松齡《聊齋誌異》中的《續
黃粱夢》，都是《枕中記》的翻版或改寫。這則傳奇
影響甚至遠播海外，在日本中小學的課本中，也有
「黃粱夢」的故事。一些日本民間藝人還將《邯鄲
記》搬上舞台。在呂仙祠的碑文上，就有來自大垣、
大分等地日本友人的多塊題刻。
進入盧生祠，正面有一尊盧生睡像，青石雕就，頭

西足東，頭枕右手，弓身而臥，睡意正酣。牆壁上繪
有《黃粱美夢》大型壁畫，係據《枕中記》圖現盧生
的甜美夢境。大門上有楹聯：「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
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少長俱是古人。」實話實
說，富有哲理，據說已被列為我國名聯。
千百年來，「枕中記」這個故事不僅成就了「黃粱
夢」這個地名，也成就了「黃粱夢」這個詞語。許多
文人雅士為此留下了千古名作。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
經多處提及「黃粱」：「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粱

欲熟時。」（《與耿天騭會話》）「萬事
黃粱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萬
事》）「鄰壁黃粱炊未熟，喚回殘夢有鳴
騶。」（《同陳和叔游北山》）不僅說明
這一傳奇之馳名，也說明這一古跡之悠
久。盧生祠東側的碑廊，有許多古今詩
碑。清康熙朝刑部尚書魏象樞《擬過邯鄲
訪盧生未果》的碑刻，是四首絕句構成的
組詩，被視為鎮祠之寶。每首均以
「醒」、「成」、「生」為韻，迴環往
復，妙趣橫生，前兩首為：「人生如夢幾
時醒？惟有盧生做得成。我欲夢中還說
夢，不知何處訪盧生！邯鄲無夢亦無醒，
大抵都因飯未成。也羨黃梁分一箸，卻疑
火短米還生。」碑廊裡有今人康秉彝的一

闋《青玉案》，緊扣了黃粱夢的主題間有勸喻在焉：
「盧生一夢邯鄲路，上金榜，登衙署，錦繡官服持玉
笏。畫樓廊院，美妻嬌子，享盡榮福祿。花凋夢破睜
雙目，尚是黃粱釜中煮。莫吹盧生空喜度，孫山名
外，萬千儒士，吟盡窮途苦。」
巧合的是，碑廊有一位題詩者，身世與盧生十分相

似。此人名陳潢，字天一，錢塘（今杭州）人。陳潢
年輕時攻讀農田水利書籍，並到寧夏、河套等地實地
考察，精研治河之學。他與盧生一樣，渴望建功立業
惜無門徑。一日，陳潢路經邯鄲，在盧生祠前，恨天
地之不公，嘆人生之不遇，甚至希望像盧生一樣做一
次黃粱美夢也心滿意足，於是題詩道：「富貴榮華五
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願與先生
借枕頭。」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河道總督靳
輔過邯鄲看到陳潢的題壁詩，「見而異焉，蹤跡得
之，引為幕客，甚相得。」陳潢為完善治河計劃，跋
山涉水，一一審度。「凡輔所建白，多自潢發之。」
陳潢十年辛勞，治河有功，康熙皇帝只賞了他一個僉
事道銜。此後，為治理黃淮水患，陳潢提出了「徹首
徹尾」的治理方案，卻被人以「屯田擾民」參劾而撤
職，不久病死北京。（《清史稿》列傳66）從陳潢的
遭遇，吟讀金代文學家元好問的題壁詩：「死去生來
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者，猶是黃
粱夢裡人。」（《題盧生廟》）心中一陣淒涼。
盧生祠東側是為中國名夢館。門前一塊大青石，是

為「前言」，其中有云，「黃粱夢呂仙祠」「增設中
國名夢館」，意在「依托高層次文化資源進行旅遊開
發」。中國名夢館展出33個名夢，分為名人夢、帝王
夢、愛情夢、發財夢和「玉茗堂四夢」等專題，以精
美的壁畫和通俗的文字向遊客展示多樣的「中國
夢」。門前楹聯為：「情感三靈一枕榮枯參哲理，夢
呈萬象百年悲喜鑒人生。」
名夢館內光線不足，為保存資料，只好打開相機閃

光燈。進入「夢境洞天」，首先看到兩側是「黃粱美
夢」與「如意夢神」。往裡走，映入眼簾的是中國最
早的夢——「黃帝夢遊華胥國」與中國最長的夢——
「紅樓夢」。名人夢有莊周夢蝶、孔子夢周公等。帝
王夢有秦始皇夢鬥海神、唐明皇夢遊廣寒宮等。
中國名夢館佔用空間最大的當屬明代湯顯祖的《玉

茗堂四夢》（也叫《臨川四夢》）除《邯鄲記》之外
的三夢，即《紫釵記》、《牡丹亭》（也叫《還魂
記》）和《南柯記》。有人對《玉茗堂四夢》如此評
價，「《紫釵記》，俠也；《牡丹亭》，情（鬼）
也；《南柯記》，佛也；《邯鄲記》，仙也。」
從進入夢鄉，到走出夢境，已是中午時分，匆匆醒

別黃粱夢，開始下一行程。

邱剛健在最後的日子裡，寫了不少詩，靜好或躁動，俱
如蜉蝣，朝生暮死，可都無關重要了，他留下的詩都很
短，有時倒會說到《詩的長度》，其如思念的長度：「一
個人走了那麼遠那麼小以後你已經分不清楚那是一隻狼
還是一隻兀鷲的黑影。／她走下地平線。／我在想髣髴晚
唐的一首詩和詩的長度。」「她走回來的時候改了名字叫
Diotima或——／你會不會轉頭看她？」
總是禁不住轉頭看她，都看見了：「她的尼龍綢面／玫

瑰紅的短夾克閃了一下粉色的百合。」那時，詩之於
他，有若「把虛空框起來」的、第三身的《陽台》：
「他深切感到光用身體還不夠／必需有一個更堅固的框
架／把虛空框起來。／這就是為甚麼他那麼喜歡他的這
一座陽台。」
也許他有時會看見這樣的《歸人》，詩有兩行引子：

「生者是行人，死者是歸人──列子」，詩只有恰若驀然
回首的兩行（有時，詩，只要是好的，兩行就夠了）：
「他回頭，想繞過自己／走入東西南北的胡同」。他也寫
過長城和胡同，《長城》一詩由牆及床，將歷史融於私
情，讀之，恍如細讀一個歷劫餘生的、交織着平行蒙太奇
的晚期愛情故事：「有一次我突然興發拖了我愛人／爬上
牆。／（她是長沙下鄉的女知青，我是／鼓浪嶼來的。）
／『褻瀆哦！』她在辦事的時候／無法自禁地吃吃笑，／
『我從來沒有睡過這麼長、這麼／長的床。』」
他詩中的《胡同》亦如《長城》，融象入情，當中交織

着時間、歷史與私我的情慾，也不必管詩中的「你」是哪
一位「伊人」——是「長沙下鄉的女知青」，還是詩人的
亡妻，其一是「願你永遠迷路。／這一條胡同很快就會鋪
滿骨灰。」其二是「每一步都是焚燬和豐豔的長安。／如
歌的行板。」其三是「哎喲喲。／這是夏夜的、夏夜的、
老北京的／叫床聲。」其四是「人們昨天在胡同底蘊挖到
你那匹／黃膘馬的殘骸。／阿波里奈爾。」還有其五：
「這是千年的曲水。／你的亡妻赤足，輕輕踢給你盛載／
霜、雪和塵埃的羽觴。／有時候走入胡同」。
俱往矣，詩之於邱剛健，猶如海之於《海釣》：「他收

起釣竿，起身，抓住還在他面前跳躍的魚，／爬下岩石，
走到海裡面去。」是時候就收起釣竿，他早就知道了，這
是一個容不下詩的年代，在最後的日子裡，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詩與世間萬象，對不起，容我總結陳詞，終
究都不過是《空氣的形》：
「最近開始沉迷於空氣的形。非物理的（如果有邊界，

那麼，可以鋪飾地雷，懸空另一座銀河系，航向你的香
豔），非宗教的（佛和轉輪法王的三十二相；創造者的榮
耀），非哲學的（絕對，完全，無盡的自由；連死亡都有
空氣的眷戀），非道德的（洗滌我的罪；沉溺我的罪），
非詩的（好像說，你的背面都是空氣，或，我把空氣都讓
給你了，或許你可以重生）。只是空氣的形。」

司馬台長城位於北京市密雲縣東北部與河北省
灤平縣交界處，東起望京樓，西到將軍樓，原稱
司馬台暖泉口。它始建於明洪武初年，屬明代
「九鎮」中薊鎮古北口路所轄。
司馬台長城全長5.4公里，以關口為中心分為
東西兩部分。東段到望京樓，有敵樓16座，這
段長城十分險峻，是其最精華的地段。西段與河
北省灤平縣整修的金山嶺長城相接，有敵樓18
座，這段長城空心敵樓很密集，相對關口以東的
長城，地勢要平緩很多。
司馬台長城沿刀劈斧削般的山脊修築，驚險無
比。尤其是雲梯和天橋兩段，更是險中之險。雲
梯是單面牆體，長約50米，坡陡、牆窄，呈直
梯狀沿山脊上升，兩側是百丈深淵。百級雲梯東
面是天橋，長100米，寬僅30厘米，兩側是懸崖
峭壁。
這段長城建築，構思精巧縝密，設計科學合
理，造型美觀實用而又風格各異，基本上依憑險
峻山勢，隨山勢因地制宜，以險制塞，
利用自然屏障來砌築。能在這樣的險峻
峰嶺之上修築出這般壯美的長城，一定
是傑出又聰明的能工巧匠。我多次追尋
長城的蹤跡，攀越這裡的山峰。在山下
仰望司馬台長城，城牆背倚藍天，橫亙
在東西兩側的山峰上。長城之上，長風
浮雲悠悠，奇峰突起，望去又高又險，
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蜀道難》，而這
裡和蜀道相比，並不遜色。
司馬台長城最高的敵樓望京樓，海拔

達986米。站在此樓之上遠山近水，盡
收眼底。據說在月高星稀的晴朗夜晚，
向南可以遙望到北京城裡的燈火，故名

望京樓。站在望京樓向南遠望，遼闊的
華北平原，嘉禾翻浪，一直鋪向目所不
能及的天邊。仰頭上望，磚石砌就的台
階，僅可容納雙腳，兩側懸崖陡壁，中
間這一道台階陡然聳立，不由叫人望梯
興嘆。
望京樓其西為仙女樓，順着長城由西

向東欲上望京樓，就要先登上仙女樓。
要上仙女樓，就要先登「天梯」。既稱
天梯當然是險峻異常，這道天梯高100
多米，坡度60多度，人走在上面幾乎是
上下垂直狀態。
在司馬台長城可以領悟到古人修築長

城的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用險制
塞」。有的山脊外側懸崖，本身就可以

起到很好的防禦作用，長城修到這些地方，即利
用原來的懸崖峭壁稍加修整，或築些簡單的矮
牆，敵人根本無法直接上來。這樣的險塞是最能
發揮長城作用的地方。長城可以起到阻止、抗擊
較少敵人侵擾的作用。若是沒有長城及這些險
塞，遊牧民族的騎兵不論多少，甚至幾個人、幾
十人，都可以在任何方向上毫無阻擋地馳騁，對
農耕地區民眾實施突然襲擊，劫掠人畜財物。當
守軍前來救援時，他們早已滿載而歸。面對這樣
的流動性攻擊，中原王朝難以在短時間內集中作
戰兵力。有了長城及防守部隊，情況就不一樣
了。長城防禦工程加上一定的兵力防守，少量遊
牧騎兵就無法越過長城行動。即便是幾百上千人
的部隊，也不敢輕易越過長城，否則很可能被圍
在長城裡面。守軍可以依託長城防禦工程，集中
優勢兵力對侵入長城內的敵軍實施打擊。

（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走過萬里長城》）

讀研後，身為新生的我們免不了被授課老師要求自我介
紹。來自五湖四海的我們，想要通過簡單的幾句話給老師
留下一個深刻印象，委實不易。
每個人依次機械般說出姓名籍貫，以及本科就讀高校，

就權當自我介紹了。耳邊陌生的姓名地名皺巴巴地竄出又
溜走，於老師而言，自然是不會留下什麼印象。
輪到一個來自山東的大個兒時，他不慌不忙地說出自己
的家鄉是濰坊，發現老師沒搭話。便又靈機一動地補充了
一句「陳介祺是我老鄉」。被我們枯燥的自我介紹快要熏
得睡着了的老師，驀地便被這句「陳介祺是我老鄉」給驚
醒了，登時面帶笑容地頷首示意。這也難怪，在我們這個
以甲骨金文研究為主的研究所裡，諸位先生自然對陳介祺
這位晚清赫赫有名的金石學家耳熟能詳。更別提陳氏所著
的《十鐘山房印舉》、《封泥考略》、《簠齋吉金錄》等
著作了。而課堂上老師花了大工夫講解的國寶級重器，如
今藏在台北故宮的毛公鼎便曾是陳氏的諸多藏品之一。
突發靈想地拉出本來早已隱身於歷史雲煙中的鄉賢來給
自己的家鄉做個註腳，也難為這位同學想得出來。有了這
麼一位鼎鼎大名的老鄉，自然是給老師留下了極其深刻的

印象。這也算是鄉賢意想不到的妙用了。
當然，除了在自我介紹時拉鄉賢出來為家鄉做註腳渲染

渲染外。鄉賢，於讀書人而言也可以借作他用。如劉禹錫
《陋室銘》裡「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一句中所提及
的西漢大學者揚雄揚子雲。時隔千年之久後，便出現在了
殷孟倫先生的文集《子雲鄉人類稿》的題名之中。揚雄是
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曾著有小學名著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以及字書《訓纂篇》，是
漢代有名的文字學家。而講學齊魯的殷孟倫先生，治學方
向同樣是文字學，又同是四川郫縣人。正因有這樣的巧合
與機緣，殷孟倫先生於手編文集之時取「子雲鄉人」四字
冠之書首，除了寄託晚歲濃鬱鄉思之外，也有着向這位名
垂學術史的鄉賢致敬的意味。
寫到這兒，突然想起一網友對於《子雲鄉人類稿》的小

吐槽，言「想到當年第一次看到這書名，想：難道是搞人
類學的……」。在不知道殷先生取名用意的情況下，將書
名斷作「子雲鄉」「人類稿」，而理解成是搞人類學的，
也算自有一種旁逸斜出之美了。想來九原之下的殷先生聽
到後學的這番插科打諢，當報之以「呵呵」了。

游 泳

試 筆

鄉賢的妙用

■盧生祠裡的盧生睡像。 網上圖片

■文：王 淼

跟隨父母生活在那個濱湖的小城，我很早就學會了游
泳。那時候小城裡的水真多啊，特別是剛剛下過大雨之
後，不僅馬路兩邊坑滿壕平，甚至在田間地頭，居然也時
常能夠逮到各種各樣的魚蝦、老鱉和黃鱔。夏天，無疑是
我們這些喜歡玩水的孩子最喜愛的季節。但是，私自下水
卻從來都是不被父母所允許的事情，而我又常常抵擋不住
下水的誘惑，所以，游泳也就成為與父母之間「捉迷藏」
的過程。
在我的童年時代，學游泳本來就是男孩子的必修課，而
游泳本身也的確是一件其樂無窮的事情。一般小孩子大概
都是從「打彭彭」開始，走上自己的游泳生涯的。他們先
是受到大孩子的蠱惑和慫恿，渾身脫個精光，壯着膽，小
心試探着一步步走進水中；進而閉眼、閉嘴、屏住呼吸，
爬在水面上手忙腳亂地不停划動。等到終於可以從水面上
探出頭來，上下扒着水，用腳面擊打出一個個水花，慢慢
向前滑動自己的身體了，游泳的第一步——「打彭彭」即
大功告成。學會了「打彭彭」，後面的步驟相對容易了許
多，什麼仰泳、蝶泳、自由泳，根本不用花費多大工夫，
也都一一學會，游泳的樂趣漸入佳境。
不過，這種自由自在泡在水裡的日子並不能維持多久，
曬黑的皮膚和衣服上時時沾染的泥水，很快即被父母看出
破綻。父母一直擔心的事情，終於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
了。除了痛打一頓，以示懲戒之外，父母很快為我制訂出
新的「規章制度」。而我每次放學回家的時間稍晚一點，

就要接受父母嚴格的檢查和盤問。另外，他們還有一個屢
試不爽的辦法，那就是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劃一劃，只要
出現一條明晰的白印子，再怎麼解釋終歸無用。他們也會
突然出現在我經常活動的水域間——因為游泳的區域畢竟
有限，一到水邊，準能將我生擒活拿。游泳，從此成為我
挨揍的最常見的原因。
但是，我要上學，父母也要上班，他們不可能每時每刻
跟着我，而我，當然也不可能每時每刻都會出現在他們的
視野中。所以，儘管父母看得緊，懲罰也很是嚴厲，但我
還是能夠找到一些不為父母所注意的時間，和那些被父母
稱作「狐朋狗黨」的小朋友們一起，嘯聚在大大小小的河
溝與池塘中，盡情地享受嬉水之樂——我們比賽誰游得
遠，誰游得快；我們玩「捉迷藏」，玩「木頭人」；我們
分成兩派打水仗；我們站在城北碼頭的大橋上筆直地往下
跳，稱之為「跳冰棍」……。現在回想起來，我還不免有
些後怕，那些令人留戀的水中遊戲，雖然當初玩得熱鬧、
玩得痛快，卻也的的確確是在冒險呀。
前一段時間，表弟結婚，我和父母又回了一次小城。婚
禮結束後，我們驅車在小城中四處轉了轉。但見小城內街
道整齊，樓房儼然，自己熟悉的那些河溝和池塘早已無跡
可尋，就連城北的碼頭也被封閉得嚴嚴實實，根本無從進
入了。我在慨嘆世事變遷之餘，也恍然明白，我們那一代
「野孩子」的遊樂和嬉戲，再不可能在今天的孩子身上重
現了。

■司馬台長城地理形勢圖。

■司馬台長城仙女樓。


